
古籍善本，向來是學者研究探索不同專業領域的重要資源，一旦轉換為主題式或綜合性展覽中

被展示的物件，人們的「閱讀」和「觀賞」就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看」的方式與體驗；道既

殊途，旨歸亦別生異趣。平日深藏於文物庫房的珍貴古籍，是如何成為展件的？策展團隊怎樣

挑選適合展示的書葉或視覺元素？在文物與觀眾之間，僅憑此「一面」之緣，又能傳達哪些訊

息甚至美感？如果方便取得更清晰細膩的全部圖像，這些古書還有被「看」的價值嗎？謹藉著

參與展覽籌備工作的歷程，透過一部八百年前刻印的宋版書，邀請讀者共同回顧、認識古籍文

物的策展選件脈絡，也結合基本的版本觀念以及這部杜詩相關的藏書史事，分享當典藏研究遇

上展覽實務，將會產生哪些有趣的別樣思考？

▌曾紀剛

選擇・展示・觀看─
從王世懋藏宋版《新刊校定集注杜詩》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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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弇州门
2. 小祗林
3. 知津桥
4. 此君亭
5. 梵生桥
6. 藏经阁
7. 会心处
8. 鹿室
9. 藏舟石屋
10. 点头石
11. 清凉界
12. 清音栅
13. 楚颂

14. 小庵画溪
15. 广除
16. 弇山堂
17. 莲池
18. 始有
19. 虽设
20. 芙蓉诸石
21. 小有桥
22. 磬折沟
23. 琼瑶坞
24. 梅坞
25. 香雪径
26. 饱山亭

27. 省获亭
28. 金粟岭
29. 乾坤一草亭
30. 翠胜桥
31. 突星濑
32. 石公弄
33. 小雪岭
34. 误游蹬
35. 小龙湫
36. 琅琊洞
37. 蜿蜒涧
38. 青虹梁
39. 濳虬洞

40. 超然台
41. 缥缈台
42. 大观台
43. 白云门
44. 西泠滩
45. 枕流滩
46. 雌霓梁
47. 绾奇台
48. 丛桂亭
49. 忘鱼矶
50. 环玉亭
51. 先月亭
52. 知还桥

53. 月波桥
54. 率然洞
55. 西津归
56. 清波梁
57. 小云门
58. 漱珠涧
59. 磬玉峡
60. 壶公楼
61. 梵音阁
62. 鳌背梁
63. 徙椅亭
64. 东泠桥
65. 散花峡

66. 舫屋
67. 分胜亭
68. 小石门
69. 流杯处
70. 飞湅峡
71. 娱晖滩
72. 嘉树亭
73. 玢碧梁
74. 九龙岭
75. 三步梁
76. 留鱼涧
77. 山神祠
78. 振衣渡

79. 敛霏亭
80. 与众门
81. 来玉阁
82. 琅琊别墅
83. 菟裘
84. 振蝶廊
85. 惜别门
86. 文漪堂
87. 息文门
88. 广除
89. 凉风堂
90. 尔雅楼
91. 方沼

92. 留杯中庭
93. 参同
94. 息交门
95. 庖凛酒库
96. 小酉今
97. 芳素轩
98. 曲肱
99. 归藏
100. 天镜潭
101. 广心池
102. 小浮玉

  壬寅金秋，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寫盡繁

華—晚明文化人王世貞與他的志業」特展，

聚焦這位幾近全能的文壇盟主、藝苑領袖，看

他如何憑藉淵博的學識和豐沛的撰述能量，極

力鋪展出晚明時期文學、歷史、藝術、建築、

宗教等不同領域多元並盛的繁華圖景；同時發

揮史家敏銳而宏通的洞察力，建立一套不同於

流俗的藝文史觀與評騭標準。（圖 1）王世貞

（1526-1590）寫盡繁華，無論身前身後，都成了

所謂繁華的一部分。

  展覽規畫的重點之一，在於呈現與王世貞

相關的藝術鑑藏，間或參照其品評觀點，提供

觀眾相互比較、印證、聯想的線索。王世貞曾

作〈九友齋十歌〉，取齋外之山、水，齋內之

古代法書、石刻、典籍、名畫、藏經、杯勺，

再加上自己所作詩文，合為「九友」，周旋悠

遊，樂復何如。後來又在弇山園北端宅院區中

央修建「爾雅樓」（圖 2），庋藏古籍、名畫、

古器，亦稱有「九友居吾樓」；置榻其間，信

手披覽，頗具清幽之致。1王世貞賞鑑雅玩的類

型多樣，議論迭出，不時牽動著策展同仁選件

的思維；除卻山、水實景難以仿擬，其餘諸「友」

或確為弇州所見所藏、或可選取相近似的文物

揣摩類比，都將在展覽中匯聚一堂、現身說法。

為何選擇？
  王世貞對於「九友」中的古籍收藏質量頗

感自豪，曾說「酉館圖書世希識」（〈九友齋十歌〉

其十）；爾雅樓內所貯宋版善本，更是精絕罕匹。

最著稱者，首推趙孟頫（1254-1322）親繪小像

珍藏的前、後《漢書》（圖 3），王世貞豪擲

一座莊園以求易主，寫下藏書史上「得一奇書

失一莊」的傳奇紀錄。2這上千卷宋版古書絕非

僅止於清賞雅玩的藏品，更是平日用以考文治

圖2　 弇山園推想復原平面圖　「爾雅樓」所在位置　取自欒河淞、薛曉飛， 
〈明代太倉弇山園復原再探〉，《風景園林》，2022年5期，頁138。

圖1　 明　鄧元錫（1529-1593）撰　《皇明書》卷39　〈文學‧王世貞傳〉　
明萬曆間刊本　國家圖書館藏 210.26 0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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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最佳資源。（圖 4）然而，王世貞晚年潛心

學佛修道，決定將家產分授兒輩，亦不復眷戀

齋中九友，無數奇珍秘籍從此星散飄零；繁華

落盡，後人再也難有「作蠹魚其間，亦自足老」

（〈吳明卿〉）這等閒情與眼福。

  如今，人們還有機會親炙王世貞所藏宋版

書的風采嗎？規畫展覽時，又該如何選擇抑或

還有哪些選擇，在相關單元排入有意義的展件？

故宮典藏古籍善本頗稱精善，卻僅在一部明人

泥金寫本《金光明經》題簽上見有二方朱印與

王世貞有關（圖 5），自是可與藝術鑑藏、齋中

九友相互呼應；唯欲尋檢宋刻元槧，則付之闕

如。存世較廣為人知者如淳熙間（1174-1189）

浙江刊《周易》、福建書坊刊《呂氏家塾讀詩記》

等，皆為清宮昭仁殿「天祿琳琅」舊藏，現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也暫時無法借展以饗觀眾。

  幸運的是，民國六十九年（1980）沈仲濤

先生（1892-1981）將畢生珍藏之「研易樓」善

本捐贈故宮，當中竟有一部王世貞胞弟王世懋

（1536-1588）舊藏《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乃南

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廣東漕司轉運判官曾

噩（1167-1226）有鑑於淳熙八年（1181）蜀人

郭知達編校的《九家集注杜詩》「帋惡字缺」（曾

噩序），不便閱讀、研究，遂倣效郭氏「精其讎

校，正其訛舛，大書鋟版」（郭知達序）的成書範

例，延請士友訂正郭書脫誤之處，重新摹刊，

欲令觀者刮目相看，故題名所冠「新刊」、「校

定」確非虛飾之詞，為目前已知傳本中編撰年

代最早、文獻價值最高、刻印品質也最精美的

杜甫（712-770）詩歌宋人集注本之一，其重要

性自不待言。仲濤先生秘藏此帙，原刻初印，

品相上佳（圖 6），除了少數卷次係經清季常熟

瞿氏「鐵琴銅劍樓」影鈔配補，全書三十六卷

中有近三十卷為寶慶原版初印，實屬舉世存卷

最多的一部，也是宋代廣東漕司刻書唯一留存

至今的品種。此書傳世極罕，清代著名藏書家

黃丕烈（1763-1825）曾收得第十三卷 55葉，便

已視為連城巨寶；無怪乎昔日時任故宮圖書文

獻處處長的昌彼得先生（1921-2011）親赴沈府

接運贈書時，開箱目睹漕司本杜詩翩然重現人

圖3　 明　王世貞著　《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萬曆間世經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5352∼015415

    卷129　〈文部‧雜文跋〉收錄二篇宋版《漢書》題跋

圖4　 明　王世貞著　《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萬曆間世經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5352∼015415

     卷167　〈說部‧宛委餘編十二〉記述以家藏宋版《晉書》、《文選》、 
《廣韻》等書辨訂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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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驚喜之情，無以名狀。3

  全帙原來裝訂為 18冊，添入白棉紙作副

葉，每冊前副葉鈐有一方「王世懋印」，各卷

卷端又多可見「敬美甫」白文朱印，是這部書

和「寫盡繁華」王世貞主題特展最明顯卻並不

直接的關係；之所以被選為展件，關鍵在於它

正好是一部「杜詩」。杜甫無疑是東亞漢字文

化圈最重要的詩人，其「偉大特質在於超出了

文學史的有限範圍」，4而明代李夢陽（1742-

1529）、王世貞等前、後七子高舉文必先秦兩

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復古巨幟，從理論建構到

創作實踐，亦處處可見杜甫詩歌所象徵的典範

意義和影響力度。王世貞在盛唐詩人中格外推

尊杜甫，經常以杜詩為例，極言作詩之規矩法

度；其自作之各體詩，也常奉杜甫為師，不僅

學習、模擬、化用，甚至直接「移植」杜詩為

己詩，反映出當時詩壇一股尊杜、學杜的時代

風尚。儘管王世懋未必完全贊同其兄的主張，

圖6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圖5　北涼　曇無讖（Dharmakṣema, 385-433）譯　《金光明經》　明泥金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000401∼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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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說出：「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藝圃擷餘》）

猶不影響這部宋版杜詩作為展覽選件所應具備

的要素：除了嶄露文物自身的價值神采，更可

說明或關聯至以王世貞為核心的藝術鑑藏、復

古理念，讓古籍作為「物件」、進行「展示」、

提供「觀賞」的意義更加多元豐富。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在王世懋之後的遞藏

脈絡明晰可考：毛褒、汪士鐘、瞿紹基（1772-

1836）、瞿鏞（1794-1846）、瞿秉淵（1820-

1886）、瞿啟甲（1873-1940）、沈仲濤；在王

世懋之前的流傳過程，則少有論及。王世懋可

能在怎樣的因緣下獲藏此書？書冊內外遺存的

歷史痕跡，又試著傳達哪些訊息？這些疑問和

探索過程，未必能獲致理想解答，也大多不具

展示或觀賞價值，卻是典藏研究工作的職責所

在；藉此特展選件機會，容或略有一探的空間。

  王世懋能詩、善書，識見高廣而尤精於古

文辭，受到王世貞暨同代文人極高評價。乾隆

朝纂修《四庫全書》，館臣在論及兄弟二人的

文學批評著作時，指出王世懋「澹於聲氣」，

並肯定《藝圃擷餘》要較王世貞《藝苑卮言》

持論更為謹嚴，以沉潛之姿令論者幾無異議。5 

儘管王世懋的藏書質量和名聲未必堪與其兄相

媲美，曾經擁有一部南宋廖瑩中「世綵堂」刻

印的《春秋經傳集解》，也在流入清宮「天祿

琳琅」皇家善本特藏後慘遭焚燬，唯所藏漕司

本杜詩有幸傳存至今，便足以令世人驚嘆欣喜。

依照藏書印記鈐蓋的位置來看，在王世懋之前，

這部宋版杜詩至少還曾經過兩家收藏，留下二

枚藏印或戳記：

  一是篆文「楊氏家藏書畫私印」長方印記

（圖 7），昌彼得先生指其「印色甚舊，殆為明

人」。今考清代乾隆、嘉慶時期金、元史名家

施國祁所撰〈金史板刻說〉，記述嘗於蘇州友

人處借得元代江浙官刊《金史》原本，自注曰：

   書凡廿冊，每冊卷首鈐「楊氏家藏書畫

私印」八字篆文長印，或卽明楊南峯《奚

囊手鏡》物耶？ 6

「南峯」係明代中葉蘇州文人楊循吉（字君謙，
1458-1546）之號。楊氏素來體弱多病，不喜官

場應酬而偏好讀書作文；三十一歲後便致仕還

鄉，結廬支硎山下（圖 8）以著書為業、為樂，

和吳中藝文圈中翹楚如沈周（1427-1509）、祝

允明（1461-1527）、唐寅（1470-1524）等人有

比較密切的互動情誼。王世貞憶述這位同鄉前

輩，一方面讚揚他「才太高，跡太奇」，另一

方面也說他性格有些古怪，「好以學窮人，往

往至頰赤」。7錢謙益（1582-1664）為楊循吉作

小傳，則提到他「好畜書，聞某所有異本，必

購求繕寫」，又會粹平生所藏所讀各類書籍，

纂其異聞，編為《奚囊手鏡》一書，卷帙頗繁；

圖7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朱文長方印。藏家可能將全書裝訂成14或 
16冊，每冊內含2至3卷。印記鈐蓋於各冊首卷之卷端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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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多有人間未見之珍稀秘冊，最為博綜賅備，

可惜此書早已散佚，吳郡中人互有收藏，劉鳳

（1517-1600）、王世貞也曾分得部分書稿。8楊

循吉晚年將藏書散贈親朋故舊，不讓家中只識

錢財而從不愛惜書物的子孫敗亂變賣。可能正

是因為這樣的性格理念、地緣關係和交遊社群，

使得這部罕傳的宋版杜詩集注被楊循吉秘藏多

年之後，終究輾轉歸入王世懋的書齋案頭。乾

隆、嘉慶年間，清儒錢大昕（1728-1804）的女

婿瞿中溶（1769-1842）贈送一卷給「書魔」黃

丕烈，卷端亦有此「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正

是從王世懋舊藏本散出，而故宮現存的第十三

卷，則是在流傳過程中前人取另一部初印本配

補；書葉天頭較他卷減短約 2公分，紙質相同，

除了些微蛀洞水痕，毫無糟朽劣化之跡，朱筆

點抹的風格則明顯有異。（圖 9）

  另有一枚楷書「趙氏世恭家記」朱印，又

更為罕見，幾乎查無其他例證。此印印色古

樸，外觀則比較花俏，呈銀錠形，左右兩側又

飾以三角與蓮花紋樣。（圖 10）它初次現身

於全書卷首郭知達序文首頁、首行的右下方， 

（參見圖 6）而前述那枚「楊氏家藏書畫私印」

圖8　明　沈周　蘇州山水全圖　卷　局部　「支硎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1567

圖9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卷13第6至55葉以另一初印本配補，朱筆點抹較為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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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得只好更貼近同一行左邊欄線，導致兩顆

印文的左下、右上角局部相疊。由此可以判斷，

趙氏收藏此書暨鈐印時間，當早於楊氏。至於

早到甚麼年代？印記自身的造型以及它被使用

的位置，或可提供些許推敲揣摩的線索。

  古人治印講究品式，印面多呈方形，取其

正大美觀的視覺和文化意象；倘若標新立異，

採用鼎、爵、琴、葫蘆、八角等形狀，多被歸

入俗戲者流，難登大雅之堂。清乾隆年間戴啟

偉撰〈印文源流考略〉云：

   秦、漢印皆方式，亦有方而帶長者，皆

正式⋯⋯至如葫蘆、鐘鼎、梅花，種種

異狀，皆起於元人，大乖古制。9

對照「趙氏世恭家記」狀如銀錠，又添飾花紋，

或即出自元代工匠雕製的花押印。此印除了用

在卷首序文，再來便是頻繁鈐蓋在卷二十之後

各卷（鈔配諸卷除外）卷端或卷末處；甚至在

一卷之中，還有一至二次印在紙背。（圖 11）

據此推想，這些卷冊必須採用「蝴蝶裝」的裝

幀形制—書葉文字朝內對折，版框四周留白處

向外，整冊整疊書葉背脊刷上糨糊，再裹覆書

衣；每翻覽一葉，即遇其紙背空白處—才有可

能在紙背押印（圖 12），而蝶裝正是宋、元時

期書籍裝訂的主流樣式。至於「趙世恭」究係

何代、何人？此印又是否為親族後裔所製、所

用？目前尚難確考，留下一道待解的謎題。

如何展示？
  既已選定《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作為「寫

盡繁華」特展選件，該讓這部準國寶級善本以

何種面貌亮相、迎賓、呈顯其獨特的價值，進

而呼應整個展覽的精神？換言之，如何在空間

圖10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趙氏世恭家記」銀錠形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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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數量的雙重限制下，挑選古籍類型文物展示

與被觀看、欣賞的特定頁面？這對於整體策展

工作來說，著實是一頗費思量而充滿別樣趣味

和挑戰的歷程。同仁從工作中累積的經驗、默

契與原則，便是盡可能藉由最小的量體面積，

承載並傳達最豐富也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訊息，

同時兼顧頁面品相的完好精美。

  無論是一部珍稀貴重的宋版書，抑或較為通

行廣傳的古籍，最常用來展示或介紹其版本屬性

暨學術價值者，不外乎採取正文卷端葉為代表，

令觀者望之即可概見該書版式、行款、字體等

出版特徵；題名、（編）著者、篇卷等編刊體例；

紙張、墨色、刷印或鈔繕等材質工藝；間或有

歷來藏家鈐印，還能約略考知其傳存脈絡，兼

以朱色瑩潤、錯落有致，亦頗悅目。（圖 13） 

僅此區區一葉，縱使難窺全豹，也堪當全帙之

門面，宛如吾人身分證照所具備的識別查驗功

能。院藏《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三十六卷，姑

且排除七卷清季鈔配部分卷端葉較不適合展

圖12　 宋　王欽若（962-1025）等編　《冊府元龜》　宋蜀刊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2882∼012897

       蝴蝶裝，紙背鈐有元代「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闕
汙，典掌者不許收受」朱文長方大印。

圖11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趙氏世恭家記」鈐於紙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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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也還有二十九卷可備展覽，選件豈非易易？即

便遵照文物保存規範，紙質文物每三個月須更換休

整，這部杜詩至少可以連續展出七年⋯⋯

  實則不然！這二十九卷宋刻卷端葉，因明、清

兩代藏家已重新分冊，將原本的蝴蝶裝改為椎孔穿

線裝訂，致使書冊攤開後，有二十卷右半為一空白

副葉，展示效益驟減。其餘九卷，僅四卷鈐有王世

懋「敬美甫」白文印，唯當中三卷右半乃前一卷的

末葉，恰好完整刻下「寶慶乙酉廣東漕司鋟板」以

及陳大信、辛安中、劉鎔、曾噩等四位校勘者的職

銜姓名。於是，全書三十六卷僅得此三卷，能夠在

一冊攤展的書葉上，同時向觀者說明王世貞兄弟古

籍鑑藏的質量，並且讓文物「自報家門」式地表明

其版本身分和傳世價值。再經審視、比較三卷書葉

的版面文字暨刷印品相，最終選定分別展陳第六

卷、第十八卷之卷端葉暨刊記。（圖 14）

  斟酌再三，方才完成這組展件一半的選件工

作。倘若只展出一冊，充其量不過僅向觀眾傳達

「這是王世貞胞弟王世懋曾經收藏（或閱讀）的一

部珍貴的宋版杜甫詩集」罷了，別無餘韻。王世貞

倡言復古、推尊杜詩，且「元美必欲以子美為極

至」，10其兄弟家藏一部杜集善本，似也自在情理

之中。果真這樣安排，個別選件和展覽主題之間的

照應關係，似乎徒存些許間接而薄弱的連結，不僅

文物自身的價值容易湮沒於滿室琳琅珠璧之間，移

動流轉的目光也難以產生更深入的好奇或是引發較

多面相的聯想。因此，還需要另外搭配一冊攤開的

書葉，讓這部準國寶級杜詩的現身，能夠傳達更多

元的資訊或知識，進而創造出愈益豐美的展示效果

和觀賞意義。

  杜甫詩歌的藝術性與影響力至鉅至深，正所謂

「子美集開詩世界」（王禹偁，〈日長簡仲咸〉）。然而，

該用哪些作品吸引觀眾駐足欣賞、品讀？古今好尚

各異，言人人殊，王世貞倒是給了我們這樣的建議：

圖13  上： 宋　朱熹（1130-1200）撰　《晦菴先生文集》　宋寧宗時浙江
刊元後至元二年（1336）江浙儒學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3368∼003431

       中： 唐　韓愈（768-824）、李翱（774-836）撰　《新刊唐昌黎先
生論語筆解》　宋蜀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1278

       下： 漢　何休（129-182）撰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　宋紹熙二年 
（1191）余仁仲萬卷堂刊四年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03089∼00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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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

崔司勛〈黄鶴樓〉為七言律壓卷，二詩

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

中要不得為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

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

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老杜

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

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

尾勻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穠麗

沈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

竟當於四章求之。11

這番品評議論，源自南宋詩人嚴羽（1197?-

1241?）《滄浪詩話》開啟的一個話題：「唐

代七言律詩，當以誰人、何篇為最優？」此後

四百年，歷代文人接連投身表態、各擁其主；

直到晚明，幾乎釀成一場詩學批評論爭，甚至

擴及七絕、五律、五絕等其他詩體，眾聲喧嘩，

十分熱烈。對於王世貞來說，杜甫五、七言律

詩的文學藝術成就已臻「神」、「聖」之境，

各方面都能發揮到極致，樹立典範，「吾不能

不服膺少陵」（《藝苑卮言四》），故而獨排眾議，

尊奉為唐代七律的第一人。明人薛甲（1498-

1572）便秉持相同觀點，推崇杜甫為「律詩」

這個體裁唯一的「大家」：

   律至杜甫，其詩家之六經乎！他有作者，

範圍不出此矣。12

  至於哪一首詩才是唐人七律「壓卷」之作？

王世貞沒有提出明確的答案，而是開放式地引

導讀者可從杜甫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

哀）、〈秋興八首〉其一（玉露凋傷楓樹林）、

其七（昆明池水漢時功）、〈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等四首當中挑選；儘管各有

不足，卻都能在短小精練的體式規範中蘊含著

雄深浩蕩的物事與情志，兼高華、沉實而有之，

這是其他詩人、詩作絕難企及的境界。

  倘若按照王世貞的「策展提案」，哪一個

頁面最適合呈現在觀眾面前呢？吾人亦當於此

四章求之。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杜甫遭貶

為華州（今屬陝西渭南）司功參軍，重陽日所

作〈九日藍田崔氏莊〉（圖 15），以慷慨曠達

之壯語寫盡悽楚悲涼之憂思，見諸《新刊校定

集注杜詩》的葉面內容雖然十分完整，院藏本

圖14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卷末有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記以及校勘人員銜名

圖15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卷19　 
〈九日藍田崔氏莊〉　清瞿氏鐵琴銅劍樓影鈔宋本配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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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卷卻是影鈔配補，展覽效果遠遠不如原刻精

彩，只能抱憾。代宗大曆二年（767），詩人流

寓夔州（今屬四川重慶）期間所作〈登高〉，

王世貞的忘年摯交胡應麟（1551-1602）認為全

詩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難名，沉深莫

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自當為古今

七言律第一，不當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13此

詩重複收入第二十六、三十（題為〈九日五首〉

其五）兩卷（圖 16），前者同為鈔補，且二處

頁面都無法觀賞完整的詩篇，也不宜採用。大

曆元年（766），杜甫初抵夔州，寫下〈秋興八首〉

七律組詩，堪稱窮盡畢生精力心神之作，結構

森嚴，縱橫變化而盡現沉鬱頓挫的情感張力，

其第七首同樣有內容因書葉對折裝訂而無法完

整呈現的狀況（圖 17）；幸運的是，第一、二

首內容完整、品相絕佳，即便王世貞微訾其「斤

兩不足」，但它對於本次特展而言，絕對是展

場中最具代表性且光豔射人的一葉。（圖 18）

  經過這一步步甚至是一葉葉比較、篩選、

檢驗的過程，我們最終確定了這部宋版杜詩在

圖17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卷30　〈秋興八首〉其七

圖16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右：卷26　〈登高〉　清瞿氏鐵琴銅劍樓影鈔宋本配補；左：卷30　〈九日五首〉其五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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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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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盡繁華」特展中迎賓待客的「扮相」：第

一檔期呈現第六卷卷端葉搭配王世貞認為「唐

人七律壓卷」的候選名篇〈秋興八首〉其一 

（圖 19）；第二檔期接續替換為第十八卷卷端葉

搭配一首杜甫開創的拗體七律〈白帝城最高樓〉

（圖 20），以古體歌行結合律詩句式而不諧平

仄、自成音節，營造出奇古險絕的新意。有趣

的是，王世貞認為此乃變格，「不宜多作，作

則傷境」，卻不只一次直接擷取「獨立縹緲之

飛樓」嵌入自己的詩作；14甚至在弇山園內西弇

山最高處，也修築了一座「縹緲樓」，可以遙

望虞山、婁江與太倉州城，其立名取意，正是

出於對杜甫其人、其詩孺慕崇仰之情。

  北宋詩人黃庭堅（1045-1105）曾說：「老

圖19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第一檔期展示頁面（2022年10月8日至2022年12月25日）

圖20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第二檔期展示頁面（2022年12月28日至202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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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答洪

駒父書〉）藉由一連串思考與實踐的過程，我們

希望這次展覽選出的文物，不僅每一件都能彰

顯自身獨特的價值，也能夠和單元主題或其他

展件之間產生有趣的互動關聯，最終能讓觀眾

對於展覽的精神或展件的內涵有更豐富、更多

面向的理解，甚至形成新的觀點，而文物也在

展覽整體的敘事架構中被賦予更深刻的意義。

這樣一來，也算是透過基礎研究、選件工作和

展示手法，讓所有在展場中說故事的古文物「無

一件無來處」甚至「無一頁無來處」。

怎樣觀看？
  在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網路傳播無遠弗屆

的今日，許多重要的古物或藝術典藏，往往借

重數位媒介保存、推廣，其化身豈止千百。面

對這些彈指之間便能盡情瀏覽、下載全部影像

的古籍文獻，還有多少被「看」的價值？走進

博物館，無論是特意慕名而來，或是在參觀展

覽時恰巧偶遇，又可以怎樣欣賞、解讀、想像

眼前這些被特意展示的物件所承載的幽微訊

息，甚至牽動我們對於「美」的體認？

  從明代中、後期開始，製作精良或傳本珍

稀的古書逐漸躋身「古物」甚至「古玩」之林。

正如王世貞《宛委餘編》所言，當時好古者咸

以宋版書為貴，將之與鼎彝、古鏡、書畫、漢

玉、宋榻墨刻、名窯杯盂等各類物件，同樣視

為可供觀賞撫翫的對象。與王世貞幾乎同時代

的戲曲、藏書大家高濂（1532-約 1606），則具

體道出晚明文人閱覽宋版書所獲得感官上的多

重愉悅與精緻細膩的審美體驗：

   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

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

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15

若再搭配清代蘇州藏書家孫從添（1692-1767）

所歸納出鑑別宋版書的若干要領：紙色、字體、

行款、諱字、刻工、刷印，幾乎可以涵蓋所有

品賞宋版書的重要面相：書籍制度、時代特徵、

物質工藝、美學內涵，其實也正是這些珍貴古

籍歷盡千載歲月淘洗而猶能巍然遺存天壤之

間，所散發出的文物魅力和實證價值：

   鑒別宋刻本，須看紙色、羅紋、墨氣、

字畫、行款、忌諱字、單邊、末後卷數

不刻、末行隨文隔行刻；又須將真本對

勘，乃定。⋯⋯若果南北宋刻本，紙質

羅紋不同；字畫刻手，古勁而雅；墨氣

香淡，紙色蒼潤，展卷便有驚人之處。

所謂墨香紙潤，秀雅古勁，宋刻之妙盡

之矣。（圖 21）

  那麼，歷代藏書家又是怎樣觀看漕司本杜

詩的呢？早在書籍出版後不久，詩人嚴羽先從

文獻考證的角度，指出漕臺杜集網羅多家宋人

註解，尤以趙彥材註「比他本最詳」，16引據廣

圖21　 清　孫從添著　藏書記要　鑒別（節錄）　清光緒九年吳縣潘氏刊朱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善00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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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是其特色。陳振孫（1179-1262）則在私家

藏書目錄《直齋書錄解題》中載錄自己的當代

閱讀評價，除了肯定郭知達將眾多偽造欺世的

蘇軾（1037-1101）註釋大加刪削，同時稱讚曾

噩摹重新鏤版於五羊（廣州之古稱、別名）漕

司的這個版本「字大冝老，冣為善本」，17兼顧

詩學文獻價值與友善長者閱讀的舒適程度，點

出古籍之所以為「善本」的視覺要素。只不過，

莫說嚴羽、陳振孫所見、所藏之本早已失傳，

就連漕司本杜詩的名號，元、明兩代竟無任何

官、私書目登載，亦鮮見翻版重刻本存世，儼

然絕跡於書林，十分離奇也令人費解。

  直到清初，錢曾（1629-1701）《讀書敏求

記》再度著錄一部《新刊校正集註杜詩》，且

形容它「開板弘爽，刻鏤精工，乃宋本中之絕

佳者」，18傳說中的杜詩集注最善本這才終於重

現人間；而錢氏的鑑賞重點，旨在凸顯書冊外

觀的尺寸分量以及刊印俱精的品相，頗能引人

注目，大抵成為後來藏書家如黃丕烈、瞿鏞等

人有幸獲藏此書其他印本—或零卷、或殘帙的

品評基調。

  還有一位堪稱史上身分最為顯赫的讀者與

藏家，把漕司本杜詩的文物名聲推向巔峰，那

正是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和他積四十

年之力造就的「天祿琳琅」特藏。乾隆朝「天

祿琳琅」420部珍稀古籍中，有三部宋版書並列

為昭仁殿鎮殿之寶的「最善本」：趙孟頫、王

世貞、錢謙益遞藏《漢書》，廬陵刊《資治通

鑑綱目》以及明代大收藏家華夏（1494-1567）

「真賞齋」、項篤壽（1521-1586）「萬卷樓」舊

藏《九家集注杜詩》；或許出於倣效趙孟頫新

添藏書家小像的裝潢前例，這三部書的卷首都

特別裝入彩繪乾隆御容，彰顯其至貴至重的鑑

藏等級。乾隆皇帝接連二次為漕司本杜詩親筆

圖22　 清　慶桂（1737-1816）等纂　《國朝宮史續編》 卷79　〈書籍五‧鑒藏一‧昭仁殿‧天祿琳瑯前編〉　清嘉慶十一年（1806）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04461∼00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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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詩，皆用「尤物」相稱，可見其欣喜鍾愛的

程度，幾至無以復加。（圖 22）《欽定天祿琳

琅書目》提要則形容其版刻印製之精良曰：

   噩之刻是書也，集諸僚友，精其校讐，

固非苟焉付剞劂者。故字畫端整，一秉

唐人，而刻手印工，皆為上選。

這件稀世「尤物」後來更成為寫入《四庫全書》

的底本。四庫館臣除了指陳此書所集宋人詩注

內容「頗為簡要」、「別裁有法」，也綜合《讀

書敏求記》與《欽定天祿琳琅書目》的直觀體

驗，再次讚揚其不愧為「最善本」的獨特價值：

   此本即噩家所初印，字畫端勁而清楷，

宋版中之絕佳者。19

在這兩篇提要裡，館臣不再重複強調開本或字

體的「大」，轉而調動皇帝乃至所有讀者（無

論能否親睹宋槧原本）的目光和想像，凝望進

而體悟五百五十年前廣東良匠遵循唐人楷法寫

樣上版，文字點畫經過鐫刻和刷印工序，在木

板、紙張、墨汁互相接觸、加壓、滲透作用下，

仍能呈現出靈動之「美」的韻致；特別是首批

圖23　 唐　杜甫撰　宋　郭知達集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濤先生捐贈　贈善003309∼003332
      卷12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旭」字為避宋神宗趙頊（1048-1085）諱，代以「廟諱」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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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料講究，書板也處於最佳狀態的初印本，在

藏書家心目中，簡直堪比可遇不可求的印刷藝

術精品。只可惜，錢曾所見漕司本杜詩，早已

不知所終；乾隆皇帝珍藏的「尤物」，也在嘉

慶二年（1797）伴隨整座昭仁殿「天祿琳琅」

善本盡數焚燬，宛如絕響。

  幸運的是，吾人今日尚得藉由這部王世懋

舊藏宋版《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不僅可以最

大限度地滿足有關早期杜詩集注文本型態的梳

理考證，還能最直接地確信為南宋後期廣東漕

司刻書的標準實物，取與前人手披目翫的賞鑑

品評—開板弘爽、刻鏤精工、字畫端勁等形容

詞彙一一覈驗，進而從中尋繹古物自身所承載

的時空訊息。換言之，雖然無緣親身體驗翻覽

宋版古書的感受，造訪博物館也只能隔著玻璃

櫥櫃，在低照度的光線下觀賞固定展示的一、

二頁面；然而僅此「一面」之緣，便是跨越

八百年人與書、人與人、人與詩的相晤，可抵

千言萬語。

  展示在觀眾面前的宋版《新刊校定集注杜

詩》，版框半葉高 23.4公分、寬 18.8公分（含

版心寬度）；意味著印製完整一葉的書板尺寸，

大概約高 30公分、寬 40公分上下，才符合需

求。而全書含序文、目錄共計 1,497葉，倘若每

塊書板皆採正、反雙面鐫刻，至少需要製備 750

塊堅實、平整、寬大的板材，方得足敷應用。

所謂「開板弘爽」，既是書物上手或入眼最直

接的感官刺激，也代表著起初制定版式設計規

格時，便已確保充分的物資暨財源支持，才有

條件出版卷帙繁多、校勘嚴謹、工藝精湛、品

質絕佳的重要典籍，傳之餘久遠，否則終究無

由成事。

  漕司本杜詩版面寬闊，卻拒絕採用細行密

字的格式，在單位面積裡填塞最多的文字以降

低製作成本；相反的，每半葉僅畫定 9行，每

行大字寫刻 16字，小字雙行，字數亦與大字相

同。官府僱用擅長書法的寫手，兼採唐楷名家

之優長，杜詩正文大字約有 1.5公分見方，結構

規整、點畫豐實；各家註解小字形體略長，用

筆細瘦端勁，文字間隙因配合大字字數而更加

開拓。（圖 23）其次，負責雕造書版的刻工應

當也是一批頗具文化水準、能識結體法度的良

匠，故其施刀精準細膩，不失寫樣楷法之韻致，

達到所謂「字畫如寫」的層次。一體觀之，便

形成了字畫端整、行格疏朗、寬嚴張弛、勻稱

有度的視覺體驗，誠然無負「刻鏤精工」之盛

譽。不僅從生理上具有宜乎老眼的悅目功效，

即便駐足於博物館展示的物件跟前，也能約略

揣摩舊時文人身居書齋斗室，捧讀與之相同的

宋版詩冊，所感受那份書葉飜動間流瀉而出的

古雅美感。

  當然，這般精工之美，還需藉由書板鐫刻、

試印、校對後，正式進行刷印的初印之本，搭

配優質的紙張、墨料、印工，才得以充分顯現；

同一套書板反覆刷印的次數愈多，文字筆劃線

條的清晰銳利程度便隨著浸潤墨汁膨脹變形而

逐漸模糊乃至損壞斷裂，必須加以修補才能再

度使用。明、清藏書家所記述的漕司本杜詩，

顯然都屬初印本。諦審故宮典藏此帙，儘管可

以依據藏印、點抹、批校等線索分辨出是用幾

個不同印本配補而成，但各本紙質相同，墨色

清朗、點畫明晰亦如一。現今存世的宋刻書葉，

包括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六卷，除了部分

邊框略有缺損，無一處文字修補，更無任何斷

板痕跡，推測應當皆屬同一批次的初印本。這

是否意謂著，整套《新刊校定集注杜詩》的書

板僅供初次刷印一定部數，便因某些緣故未再

使用，直至毀損遺佚，後人也無從修補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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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這樣的假設是否能被驗證，現存的漕司本

杜詩已經足夠讓世人真實「看見」它在詩學文

獻、版刻發展與藝術鑑藏脈絡中的價值和意義。

結語
  寶慶漕臺杜詩，在故宮近十餘年的重要展

覽中，皆未曾缺席：「大觀」特展、建國百年、

九十院慶，每一回現身，都安排在專屬於古籍

的主題單元或展示區域，呈顯南宋官方出版或

歷代名刻精槧的經典風貌，版本特色鮮明，自

有其代表性。

  「寫盡繁華」是這部準國寶級善本首度被納

入主題式特展的選件範圍，和其他各類型文物

一起走進或打開觀眾的視野。展件所要傳達的，

絕非僅止於「一部王世懋舊藏珍貴宋版書」這

樣單薄的訊息。它除了反映晚明江南地區文物

鑑藏的內涵與交遊互動關係，也最能代表王世

貞等人極力鼓吹「詩必漢魏盛唐」的復古理念，

而王世貞推尊杜甫〈秋興八首〉其一、其七堪

當唐人七律壓卷之作，恰好凸顯了明代中、後

期湧現大量追和、擬作〈秋興〉詩的文學熱潮；

流風所及，杜甫〈秋興八首〉也成為明末清初

眾多文人批注、抄寫的詩作（圖 24），形成特

殊的文化現象。20於是，一葉宋版、一篇杜詩，

透過「展示」與「觀看」的互動，所牽動的思

考和想像層面也就愈發豐富而耐人尋味了。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圖24　 明　陳淳（1484-1544） 書秋興詩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000118

註釋：

1.  （明）王世貞著，《弇州山人四部稿》（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世經堂刊本），卷22，〈九友齋十歌〉序，葉13b-14a；《弇州山人續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刊本），卷 59，〈弇山園記七〉，葉 18a；卷 192，〈吳明卿〉，葉 4a。

2.  （清）葉昌熾（1849-1917）著，《藏書紀事詩》（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卷 3，頁 131-133。

3.  昌彼得，〈希珍際遇殊驚晚尤物闇章固有時—談宋廣東漕司本集注杜詩〉，《故宮文物月刊》，90期（1990.9），頁 58-65。作者另
撰有〈跋宋廣東漕司本《新刊校定集註杜詩》〉，收入《增訂蟫菴群書題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 235-241。

4.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著，賈晉華譯，《盛唐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第十一章〈杜甫〉，
頁 209。

5.  詳見（清）紀昀（1724-1805）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六十年〔1795〕武英殿刊本），卷 178，集部
31，〈別集類存目五〉，《王奉常集》提要，葉 23b。

6.  收入（清）汪曰楨（1813-1881）輯，《蓮漪文鈔》（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咸豐九年〔1859〕刊本），卷 5，葉 22a。又，楊氏舊藏《金
史》，《涵芬樓燼餘書錄》曾著錄，實為明初覆元至正五年（1345）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刊本，後經修裱重裝為 48冊，現藏中國國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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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善本書號：7368）。參考（日）尾崎康（1934-）著，喬秀岩（1966-）、王鏗（1964-）編譯，《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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